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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是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口中讲述的两位平凡女性：一个女儿，用她的芳华和善良温暖着家人的心；一名社工，用她的热

情与真心关怀着老人的晚年，在庆贺“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这样特殊视角的讲述显得更为温馨。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阳春三月，春雨如酒，柳亦如烟。下着绵绵细雨的下午，一位退休老教师给记者打来

电话，他有满肚子透着烟火气息的故事要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在千岛湖镇四马巷静谧怡然的小角落里，记者见到了这位范士恒老师。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范老师的身体依然很健朗，

思维敏捷，提起往事滔滔不绝，十分健谈。他感慨地告诉记者，现在自己和附近的居民生活充满了欢乐与温馨，人也越活越年

轻，越老越有精气神，这都多亏了她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

记者后记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在老人们的身边，有这样
两位如水般清澈的巾帼女性悉心照
顾，并且带动影响他人，幸何如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弹指红颜，
刹那芳华。时光只能改变面容，而不
能改变真情，只要葆有一颗金子般的
心灵，这样的女性就永远是最美的
人。她们身处的岗位虽平凡无奇，所
做的也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可身上却的的确确有着珍贵的品质在
闪闪发光。

两位优秀的女性如同春风化雨般
温润着身边的人，在欢度“三八”国际
妇女节之际，让我们对生活中千千万
万像她们那样不寻常的“寻常女性”道
声感谢，并祝她们生活幸福！

一头乌黑秀丽的头发，脑后扎着的一条小

辫子时不时在风中自然晃动着，笑起来脸上就

显露两个浅浅的酒窝，智慧又灵活的眼睛仿佛

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诉说，亲切、干练，这就是我

们四马巷社工朱建女给人的第一印象。

我退休后一直住在四马巷里，她分管我们

这块的社区卫生清洁工作也已经十多年了。

路遥方知马力足，两袖俯首为居民。这么多年

来，她一直用实际行动抒写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八个大字。

朱建女走路迅疾如风，干事劲头十足，经

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多年来，我见过形

形色色的社区工作人员，有的人只是表面客

气，真到了做事的时候却支支吾吾不说话。但

朱建女却有一副古道热肠。

平日里，有事没事她都要到我们这些老人

家里串串门，嘘寒问暖，拉拉家常。因此，我们

大伙儿有什么烦心事都会讲给她听，有些力所

能及的活儿她都会抢着帮忙干。卷起裤脚拔

草、低下身子捡拾垃圾甚至趴在管道口排污

水，是朱建女在我们眼中最常见到的样子。

淳安教师进修学校一楼有部分退修教师

常年住在杭州，家中经常没有人，柴间无人清

理。为了不影响卫生，朱建女常常额外清理打

扫，把水池也揩得明亮如镜。在她的模范行为

影响下，常住学校宿舍中的十多户人家也主动

清理起了门前垃圾。

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在突发情况下，朱建

女的表现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记得2016年春节期间下大雪，四马巷老

小区人行道上积雪堆叠，通往淳安电大、淳安

教师进修学院的陡峭斜坡上，情况更是严重。

行人一不小心就有跌倒的危险。

“面前越是有安全隐患，我们越是要及时

清除，不能有逃避心态！”朱建女清亮而熟悉的

嗓音在小区里响起。说干就干，身材娇小的她

带头拿起扫帚和铁铲开始卖力地清理积雪。

她一边清扫，一边还喊着劳动号子给自己

加油鼓劲，那不畏艰难，与眼前长距离雪路“开

战”情景，正如毛主席当年为女民兵所写的诗

词中说的那样，“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

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雪

色与日光交相辉映间，一个女社工的身影“红

妆素裹、分外妖娆”。

在她的带领下，周围许多居民都参与了进

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原本让大家愁眉苦脸的

积雪一上午就被清理完毕。

清完积雪，朱建女的领口、袖子、脖颈处都

是汗水，整个人也被雪沾染得像白眉白发的电

视人物。可她顾不上喝一口水、歇一下脚，又

带领工作人员吭哧吭哧地搬来十几袋面包和

馒头，挨家挨户分发给几户年老体弱的老教师

家庭。

“范老师，馒头是刚出笼的，趁热乎赶紧吃

哈。”朱建女在楼层间来回奔跑，像是永远不知

疲倦一般，其实她自己也还没吃饭。看着她脸

上绽放着的灿烂微笑，我的泪禁不住就夺眶而

出，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最美社工！

我的大女儿今年五十四岁，

乍一眼看去，身材并不高，只有一

米五六左右，手臂还有点粗，但言

行举止、行为谈吐间却总是给人

留下一种暖心的感觉。我当初给

她取名“品红”，是寄望她一生中

首先要做到品德像党旗一样“鲜

红”，成为周围人中的模范，她也

一直都是这么践行的。

记得大女儿出生后的那几

年，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十分艰

难。虽然在逆境中逐渐成长，可

是品红的性格非常乐观开朗，爱

好很广泛，唱歌、跳舞等学校组织

的文艺活动都参加得很积极，年

年都捧回的三好学生奖状，让全

家人在苦难的生活中感受到一份

开心。

至今，品红梳着两个羊角辫，

脸上挂着甜美笑容的样子还活跃

在我的脑海里。后来，生活的风

霜刀剑在她脸上刻下不少岁月的

痕迹，但是她的笑容却从来没有

改变，一直让人感到温暖踏实。

女儿从小就很能吃苦，回到

排岭（千岛湖镇）后，她主动要求

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赚务工

费补贴家用。夏日毒辣辣的太阳

下，她挥着镰刀割猪草，整个人汗

流浃背，但干活的卖力程度在青

壮年间都毫不逊色。冬日寒风刺

骨，呵气成霜，她踩着冰雪搭建木

架，一双粉嫩的小手被冻得通红

也毫无怨言。

为这个大家庭默默付出的同

时，品红从来不跟我们谈什么回

报。在那个年月，居民户口对于

一个年轻人来说不亚于现在的车

子房子，不少人都绞尽脑汁想要

成为城里人，好过上相对体面的

生活。因为我是正式职工的缘

故，我们家恰巧得到了子女可以

转户口的宝贵机会，但因为年龄

原因，只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才

能转。因此，我小女儿和小儿子

成功转为了居民户口，唯独一直

为家操劳的大女儿范品红“落了

单”。

我和妻子一直都很内疚，正想

着怎么安慰，她却反而主动来与我

们谈心，希望爸爸妈妈不要放在心

上，户口再重要也没有亲情重要。

只要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们幸福，

她就感到幸福。再看看现在那些

争夺家产、兄弟反目的新闻，总是

感到当下社会部分人实在是“金钱

重于山，人情淡于水”。

八十年代中后期，品红离开

乡镇来到县城打工。一开始是开

机动三轮车，那时大家都还没有

现在这么富有，遇到客人手头一

时不宽裕或者碰到一些残疾人、

老年人来坐车，她总是微微一笑，

摆摆手让人家不要破费了，自己

反正年轻，精力充沛，免费载他们

一程又何妨。

久而久之，在八九十年代淳

安县城的机动三轮车圈子里就流

传出了“暖心姐姐”的绰号，说的

就是品红，大家都夸赞，品红姐胸

前虽然没有戴红花，但是人却比

红花还要红。

有一次，数九隆冬的寒风

里，我们四马巷附近一位老人不

小心把手跌骨折了，倒在地上痛

苦地呻吟。冰雪天气出门的人

很少，路人寥寥无几，有些陌生

人不清楚状况，也只能绕路而

行。刚好品红骑车带我回家，路

过事发地，当时车子的油所剩不

多了，但见此情景，她二话不说，

扶起老人就上了三轮车，让我好

好护住他。

寒冷的季节，路面上随处都

是薄冰，车轮也容易打滑，遇到坡

度比较高的上下斜坡，难以前行，

品红就下车一步一步拉着车子往

前，湿漉漉的汗水沾湿了衣服，阵

阵雾气凝聚在发鬓边，化为道道

白霜。

把老人送到医院后，品红又

放弃下午出车的时间，悉心照料，

直到老人家属到来才默默离开。

对于女儿来说，这样的小事俯拾

皆是。后来，品红又先后在宾馆

和职业学校做服务工作，同事和

孩子们受到她许多帮助，都和她

成了要好的朋友，直到现在大家

都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

袄”，在我眼中，品红应该是加厚

款的“贴心袄”。她常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父母把我们养大不

容易，鸟儿都知道反哺，何况是我

们人呢”。

有一年，正值酷暑季节，我被

医院查出得了直肠肿瘤，虽然是

良性，但常常大出血，情况十分糟

糕。开刀后，整个人完全动弹不

得，身体比之前轻了几十斤，瘦得

皮包骨头。

就在最热的那段时间里，品

红依然坚持每天给我擦洗身子、

做菜熬汤、换洗衣物，一粥一饭都

小心翼翼端到床前，滚烫的中药

她要亲自试过温度。俗语讲，久

病床前无孝子。但品红在我生病

期间没有哪怕发过一次火，说过

一句重话，她的关怀发自肺腑。

炎炎夏日过后，我终于出院，面色

渐渐红润起来，品红却消瘦了许

多，甚至一度差点中暑。

人生路漫漫，我一路辛勤教

书，她一路无怨相随。我周边同

事换了一茬又一茬儿，但对她都

有同样的感慨：老范，你这个女儿

真是难得，很多时候愿意主动牺

牲自己的利益成全他人，事事总

是先为对方着想，我们看了都羡

慕不已啊。

处困窘而无畏，濯清涟而不

妖，希望我的女儿永远保持这样

一颗纯良透明的心和无怨无悔的

赤子情怀，继续奉献自己，温暖他

人。品红吾女，凡人凡事，却是我

生平最大的幸运和福气。

芳华温情润人心
——记平凡女性范品红、朱建女

大女儿范品红：一抹“鲜红”暖他人

社工朱建女：

两袖俯首为居民

我叫范士恒，196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工作分配去金华兰

溪诸葛中学教书，在兰溪呆了整整十三年。我的大女儿范品红就是在兰溪那个美丽的城市出生的。

因为父母病危的缘故，组织上将我调回淳安。数年间，我分别在淳安县工农兵学校（现淳安县

教师进修学校前身）、青溪高中、里商中学教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淳安，我进了淳安县教师进修学校当语文科目的中

专讲师，一直干到退休。居住在四马巷时，恰逢社工朱建女同志负责我们这个社区。

古语说得好，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能在既有山又有水的故土家园安享晚年，人生至此，我已感

到十分幸运和满足。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回想一路走过来的风雨岁月，令人最

感欣慰的是，自己培养了懂事善良的好女儿，碰到了优秀和善的好社工。


